
第一章 處處周到的媳婦 

三月的遠州，從春寒料峭到草長鶯飛似是只用了一場春雨的功夫，只是這場春雨

淅淅瀝瀝地連下了好幾日，也不見有放晴的跡象。 

城西柳府內，老太太王氏又嚷著自己的痛風犯了，疼得連地都下不了，一面捂著

膝蓋，一面打發著丫鬟快去春曉苑叫夫人。 

丫鬟連忙去春曉苑請蘇錦，她是柳家長媳，老太太的大兒子柳致遠的夫人。 

春曉苑同老太太的長寧苑離得近，被打發的丫鬟還未至，老太太的哀嚎聲已先一

步傳到了院子裡。 

蘇錦剛送完隔壁的宋老太太出府，折回春曉苑中，便聽到長寧苑傳來的聲音。她

微微怔了怔，溫聲朝一側的丫鬟白巧吩咐道︰「去長寧苑問問看。」 

白巧福了福身，應好，眉頭卻不由皺了皺，老太太的哀嚎一聲接一聲，還抑揚頓

挫，應是專程嚎給自家小姐聽的。 

去清和寺是老太太自己早前同人約好的，約的還是老太太娘家這頭的親戚，一來

是要趁春日吉慶去清和寺上幾炷高香，給家中老小求個平安順遂，二來大爺柳致

遠入京科考，老太太想給他求個春闈高中的捷報。 

今日又是陰雨綿綿，八成是老太太自己犯了懶，方才還在院中摸了一上午牌九，

左右眼下是不怎麼想去了，又不好爽約，便想著讓小姐去替她應付娘家人。 

白巧暗暗歎了歎，先前在院中摸牌九的時候，老太太那二郎腿分明蹺得老高，若

真是痛風，哪還能這般春風得意，將隔壁宋老太太的私房錢贏了那麼多？可贏便

贏吧，還管不住嘴說些風涼話，宋老太太的臉色當場就掛不住了。 

這牌自然不能打了，老太太心中也落了個不舒坦，還是小姐送宋老太太出門的時

候，順手往宋老太太手中塞了一串羌亞得來的翡翠鐲子，宋老太太一看便知貴

重，臉色這才稍微舒緩了些。 

宋老太太也不是第一回見柳家這位老太太摸牌九時的臭臉，若不是看在蘇錦的顏

面上，她是真不待見柳老太太。 

當蘇錦送她出門時，宋老太太歎了歎，「妳說柳家是哪裡修來的福分，得妳這麼

好一個兒媳，處處替婆母善後！這柳家說是書香門第，可這些年的行事旁人看在

眼裡，哪有什麼書香門第的底蘊？」 

當時白巧隔得遠，卻分明是聽清楚了的，眸間微微滯了滯，自覺低下頭去。 

宋老太太的話來得唐突，她只有裝作沒聽見，等稍後宋老太太反應過來才不會尷

尬。 

白巧是蘇錦從蘇家帶來的丫鬟，知曉如何行事才周全。 

果真，蘇錦唇畔微微一勾，溫聲化解，「宋老太太疼我。」 

宋老太太微微頓了頓，經她這麼一說，果真反應過來，眼下還在柳家，蘇錦又是

柳家的兒媳，自己的那番話不應對著她講。 

宋老太太是個心思通透的，蘇錦沒有在下人面前拂了她的顏面，她哪裡會看不明

白？ 

這偌大一個柳家，也就蘇錦一個知書達禮，行事讓人挑不出錯來，要不以柳老太



太的性子，柳老太爺又是個活脫脫的常年甩手掌櫃，若不是蘇錦這個兒媳在，柳

家還指不定得罪了多少人。 

宋老太太心中又忍不住歎了歎，這柳家是打了燈籠才找了蘇錦這麼好的媳婦兒！ 

她是打心眼兒裡喜歡蘇錦的，但多年的鄰居，她亦知柳致遠的心思壓根兒就不在

蘇錦身上，只可惜了蘇錦這麼好的女子！ 

宋老太太吐了口濁氣，算了，不提也罷。 

蘇錦撐著傘，一路將宋老太太送至柳府門口。 

宋老太太便是心中再有氣，也消磨得差不多了。 

濛濛細雨中，府外的街道積了水，宋老太太囑咐蘇錦一聲，天還下著雨呢，要她

勿要再送。 

蘇錦笑笑，也不推脫，目送宋老太太出府。 

這便是鄰里，親疏遠近都在幾句話的功夫裡，但誰說真心不是靠真心換來的？ 

白巧心中不由歎了歎，只是這姑爺的心怎麼就換不來呢？ 

雨仍淅淅瀝瀝下著，煙雨濛濛，將白巧的無奈掩蓋住。 

蘇錦手中撐著一把油紙傘，青絲微綰，窄腰纖纖，有江南女子特有的溫婉嫵媚，

她微微垂眸，修長的羽睫微垂，似是看不出太多情緒，側顏卻在煙雨淡淡裡剪出

一道清麗綽約的輪廓。 

宋老太太先前的話並非沒在她心中掀起波瀾，她想起新婚夜時，柳致遠撩起她的

蓋頭，眼神之中的那股厭惡，她到今日還記得。 

他冷目看她，問她就這麼想嫁到柳家嗎？那恭喜她得償所願了。 

新婚當夜，他飲完合衾酒，醉醺醺地外出，直到翌日夜間都沒有回來。 

蘇錦也是那時才知道柳致遠有多恨她，一切全因她的緣故，讓他辜負了占據心頭

多年的那道白月光。 

她早前曾在書房看過他臨摹的字帖，也曾想，能臨摹出這樣一手好字的人，應當

極有耐性。 

許是她也需要耐性。 

於是三年來，她孝順公婆，照顧弟弟妹妹，勤勤懇懇地操持偌大一個柳家，卻不

想有人無論良善也好，耐性也好，都只會用在旁人身上罷了。 

回春曉苑的路上，蘇錦聽不少下人都在議論著春闈之事。 

春闈十餘日前就已結束，只是杏榜還未張貼，柳致遠早前在遠州城就有才名，府

中下人紛紛猜測他此番可是會高中。 

柳家本是書香門第，下人們議論春闈之事也是尋常，不算忌諱，如今老太爺和下

人們日日翹首盼著，坐立不安，老太太卻心安理得在家中玩牌九，老太爺看著心

煩，說了幾句。 

老太太當即來氣了，「我嫁到你們柳家二、三十年，光聽你說要高中都聽說了十

餘年，耳朵都聽出繭來了，如今又在念叨兒子高中，就你這烏鴉嘴，許是將兒子

的功名給念沒了！」 

老太爺是讀書人，爭執不過老太太，氣極之下索性眼不見心不煩，日日出府求個



清靜。 

老太爺攢了一輩子的窩囊氣，就盼著柳致遠能高中，替自己揚眉吐氣，老太太自

然也希望兒子高中，但要真沒考上她也不怎麼介意。 

柳家祖上曾是簪纓世家不假，可眼下早不比從前了，日子還得腳踏實地過，只要

自己的兒子不像丈夫這般終日為了科考魔怔便是。 

所以老太太還是照舊天天摸她的牌九，但性子又是個輸不起的，贏了又會得意忘

形，連番得罪自己的牌搭子。 

最終，老太太還會尋到蘇錦這裡哭訴，說這書香門第的老太太太不好做，旁人天

生看妳就帶了幾分嫉妒，自己就這麼點愛好了，那些老婆子還如此計較。 

宋老太太今日這齣已不是頭一次，老太太同人置了氣，隔兩日心裡過去了，又還

要心癢癢地同人家一道玩牌九。 

白巧正要聽從吩咐去長寧苑去看看，便見一個小丫頭拎著裙襬，急急忙忙跑來，

那是個連話都說不怎麼清楚的小丫頭，就一個勁兒說老太太那腿疼得都快昏過去

了。 

白巧微微斂目，這新來的丫鬟還沒見慣老太太作妖，一見老太太呼天搶地便慌了

神。 

蘇錦耐心問道：「可請了大夫？」 

小丫鬟愣了愣，搖了搖頭。 

白巧朝一側的婆子道：「去請大夫來。」 

婆子趕緊應聲去辦。 

這府中慣來是夫人管家，這婆子又是春曉苑的人，自然不敢怠慢。 

蘇錦沒有收傘，抬腳便往長寧苑去，她剛進入院中，粗使婆子便扯著嗓子，朝屋

內喚了聲，「夫人來了。」 

老太太原本正仰躺著，當下忙不迭起身，將口中的果子給吐了，一臉懨懨地側躺

回小榻上，既鬧心又沒什麼力氣的呻吟著，「哎喲，我這痛風啊，鑽骨頭的疼……」 

白巧同蘇錦一道朝小榻上的老太太福了福身，心中默數著，趕巧，今年第一百八

十回鑽骨頭疼了。 

 

 

由於老太太今年第一百八十回鑽骨頭疼，蘇錦不得不代替老太太去清和寺上香。 

蘇錦去得遲，等到清和寺時，惠氏和王氏都已經到了。 

惠氏是老太太的弟媳，王氏是老太太的妹妹，老太太出嫁前在家中最年長，所以

她人未到，惠氏和王氏都不好入寺內，便帶了各自的女兒、兒媳和丫鬟小廝等一

眾人在寺外候著。 

結果，柳家馬車上下來的人只有蘇錦。 

惠氏稍許詫異。 

王氏則忍不住輕嗤，「合著我們在這兒左等右等，等的是蘇錦啊。」 

惠氏瞥了王氏一眼，沒有出聲。 



天還下著綿綿細雨，白巧給蘇錦撐傘。 

王氏先前的聲音並不輕，聲音透過雨點的滴答聲，悉數傳到主僕倆耳朵裡。 

蘇錦嫁到柳家三年，同老太太的娘家人亦有走動，惠氏性子和善，與人和睦，待

蘇錦也親厚，惠氏的兒媳王二奶奶陶敏也好相處。王氏慣來刻薄了些，嘴上不怎

麼饒人，尤其是得理的時候。 

今日，本是老太太約惠氏和王氏來寺中上香祈福，惠氏一行人在清和寺外候了這

麼久，若老太太只是來遲了倒還好說，結果老太太人未至，來的只有蘇錦一個，

蘇錦又是晚輩，這便成了晚輩讓長輩們久等。 

想著老太太許是正懶洋洋地窩在院中，一面喝著果子酒，一面讓小丫鬟捶腿，卻

要蘇錦來給老太太收拾爛攤子，白巧就替小姐頭疼。 

這會子天還下著陰綿小雨，寺院外早前就開始積水，惠氏見蘇錦腳上的鞋子都已

隱隱浸濕。 

老太太是蘇錦的婆母，蘇錦本就難做，不來，是拂了老太太顏面；要來，這頭又

怠慢了她與王氏一行，兩頭都是得罪人的事。 

惠氏的眉頭微微攏了攏，她是柳致遠的舅母，柳致遠早前鬧著要娶周穆清的事她

多少也知曉些，有了周家的事在先，當初柳家去蘇家求娶本就是件極不厚道的

事，娶過門後柳致遠又將蘇錦晾在一邊不管，老太爺和老太太起初還有些愧疚，

慢慢地也拉下了臉皮，心安理得地在家中做起了甩手掌櫃。 

惠氏也是有女兒的人，女兒還同蘇錦年歲相仿，遠嫁他鄉了，她回回見蘇錦謹慎

求全，又懂事圓滑，一個人扛起柳家裡這堆陳芝麻爛穀子的事，都會想起自己遠

嫁的女兒，若是蘇錦的父親在前兩年上任途中沒出意外…… 

惠氏心中歎了歎，思緒收回眼前。 

眼下，她與王氏都是長輩，蘇錦一個晚輩來遲，眾人都在寺外候著，便是口中不

說，心中也免不了怨言，一側又有王氏在，惠氏不好上前迎她。 

陶敏瞧出了母親的意思，便朝一側的婢女使了使眼色，讓婢女會意地撐傘跟上。 

其實蘇錦都已快至屋簷下，王氏腹中酸溜溜的話都已醞釀好了，但陶敏一頭迎了

上去，主動問起蘇錦可是雨天路滑才來得慢，王氏這頭就真不好率先發作了。 

蘇錦與陶敏是同輩，陶敏尚且替蘇錦擔心，王氏這個做姨母的若是再開口聲討，

反倒襯得惠氏和她的兒媳會做人。 

王氏瞥了眼惠氏，心中隱隱有些不快，可這火又不好朝著惠氏發去，更不好朝著

蘇錦兩人去，只得噎回了心頭。 

等到了屋簷下，蘇錦朝惠氏和王氏福了福身，白巧也跟著屈膝行禮。 

蘇錦雙眸微垂，溫聲細語，「路上遇了雨水，馬車陷到坑裡，耽誤了些時候，原

本讓家中小廝先行來寺中告知舅母和姨母一聲，結果人是先走了，卻被馬車後來

居上了，勞舅母、姨母久候，幾位妹妹久等。」 

她聲音委婉沉靜，舉止嫻雅淡然，歉意都含在言詞之間，一席話誠懇無做作，就

連王氏聽了也不好多指責，再加上她生得好看，輕顰淺笑，溫婉又帶了些許嫵媚，

讓人看了心生好感。 



天還下著雨，馬車又陷進坑裡，能出來都已不易，原本也想著讓小廝來先前告知，

結果小廝走得還沒馬車快。行事處處都是周全的，只不過天公不作美，在雨中又

耽誤了些時候，心中定然也焦急，若是再苛責，倒顯得親戚間生分了。 

王氏再如何都是長輩，竟被蘇錦一番話說得不好多言。 

倒是王氏的兩個女兒面面相覷，不耐煩地各自轉了轉眼波，其中一個不屑地嘖了

聲。 

王氏凌目瞥過，兩姊妹只得老實收斂了，因王氏平日在家中潑辣，兩個女兒都不

敢惹她。 

王氏暗暗惱火，這若是在家中也就罷了，也不看看惠氏還在這裡，盡給她丟人。

平日裡教也教了，她這兩個女兒若是有蘇錦和陶敏一半讓人省心就好了。 

王氏將心中的不滿移到了一雙女兒身上，那兩個姑娘各自低眉，卻都不服氣地噘

了噘嘴。 

另一頭，惠氏緩步上前，輕聲朝蘇錦囑咐，「先到寺中禪房換雙鞋吧，都濕透了，

別染風寒了。」 

蘇錦頷首。 

王氏又瞪了兩個女兒一眼，得，這好人都讓惠氏給做了。 

王氏的兩個女兒嘴噘得更高，只是不敢出聲，明明今日遲到的是蘇錦，讓她們在

這裡乾等的也是蘇錦，幹麼把氣撒在她們倆身上？ 

瞧她們的模樣，王氏實在恨鐵不成鋼。 

一旁，陶敏上前，唇角微翹，「我同妳一道去吧，也好有個照應。」 

蘇錦笑著應好。 

惠氏也點頭默許，蘇錦和陶敏便朝王氏福了福身，得了王氏點頭，這才帶了各自

的丫鬟，先行隨著領路的小沙彌入了寺中。 

惠氏和王氏也跟著步入寺中。 

第二章 隔壁房的貴人 

清和寺是遠州城內的百年古剎，有得道高僧坐鎮，香火旺盛，平日裡自各處來上

香祈福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今日有雨，清和寺中難得清靜，佛堂中的僧人在殿中齊齊誦經，有高僧閉目敲木

魚，亦有僧人在大殿角落裡隨著經文撞鐘，整個佛堂莊重而肅穆，宏達而慈悲。 

殿中整齊的誦經聲、木魚聲和撞鐘聲和諧地混合在一處，傳到後方的禪房裡，本

就安靜的禪房頓時多了幾分禪意。 

蘇錦俯身慵懶地脫下鞋襪，插在她鬢間的珍珠步搖輕輕晃了晃，青絲拂過修頸與

臉頰，她伸手塞在耳後，微微歎了歎，鞋子先前確實是在水中浸濕了，今日的雨

雖不大，但清和寺外有積水。 

她本就來得遲，也遠遠見到舅母和姨母一大家子人都在寺廟外等著，她若是繞開

這清和寺門前的積水，多走出一大段，旁人只怕都看在眼裡。 

王氏與老太太從前在閨中的關係便不怎麼好，雞蛋裡挑骨頭的時候多，今日老太

太失約，總不能再讓王氏抓到把柄，她需維護老太太的體面。 



好在惠氏待她親厚，她亦知方才是惠氏同陶敏幫她解圍。 

今日老太太鬧的這齣，她其實沒怎麼在意，反正過幾日是爹爹的忌日，她人不在

平城，也想在清和寺給爹爹點盞功德燈，今日正好辦了。 

鞋襪脫下，蘇錦身子微微顫了顫，她慣來畏寒，由於鞋襪浸濕，眼下寒氣似是從

腳底忽地竄上來一般，幸虧白巧機靈，知道這幾日外頭都在飄雨，提前備好了衣

裳和鞋，又端了熱茶來給她驅寒。 

蘇錦端起茶盞輕抿一口，才覺寒氣去了幾分。 

白巧又撐了傘，同陶敏的丫鬟一道出了屋。 

嫁來遠州三年，陶敏是蘇錦在遠州少有能說體己話的人，兩人也許久未見，白巧

知道她們應當有不少話要說，於是藉機離開。 

今日下著雨，院中近乎無人，偶爾往來禪房的也多是小沙彌。 

禪苑清淨，陶敏輕聲道：「阿錦，我真有事尋妳。」 

蘇錦抬眸笑笑，詢問般看她。 

陶敏神祕道：「我母親的表兄在京中，聽說這次春闈早了幾日放榜，你們柳家可

得了消息？」 

蘇錦微微怔了怔，春闈放榜，那便是同柳致遠有關了。 

陶敏見她怔住，繼續道：「妳家中真沒得到消息？」 

蘇錦搖了搖頭，「怎麼了？」 

陶敏雖納悶，還是湊上前道︰「那不瞞妳了，我那表舅說在榜單上見著表兄的名

字了，表兄高中了！」 

柳致遠高中了？ 

蘇錦眼中波瀾不驚，耳旁仍是陶敏的感歎聲—— 

「母親本是想親自上門給姑父、姑母道喜的，但柳家沒來送消息，母親這邊也不

好先上門，本想著今日姑母要來清和寺，正好問問，結果姑母也未來。按理說表

兄若是高中了，應當先託人傳快信給家中告知一聲，京中的喜報慣來都晚。」 

這事蘇錦也不清楚情況，遂笑了笑，「許是忘了？」似是也不在意。 

陶敏微頓，怕先前的話觸到了蘇錦心思，趕緊補救，「應是我太心急了，好消息

還在路上，未傳到遠州來罷了，說不定今日便有消息了。」 

蘇錦笑了笑，未置可否。 

陶敏打心眼兒裡替她高興，「蘇錦，表兄既高中了，光耀柳家門楣，妳面上亦有

光。能在春闈高中的進士，朝中多少是有任命的，屆時表兄去到何處赴任，妳定

是要同表兄一道去的，也就不用待在這遠州城了。」 

早前柳致遠是藉靜心讀書的名義入京，與蘇錦常年分居兩處，眼下既是高中，便

要走馬赴任，否則朝廷命官上任卻不帶夫人，怕是要被人詬病，柳致遠斷然沒有

再將蘇錦晾在遠州，他單獨去赴任的道理。 

在陶敏看來，蘇錦苦盡甘來了。 

但聽了她的話，蘇錦指尖滯了滯。 

陶敏眼中笑意更濃，「哎，還記得早前在寺中求的籤嗎？就是德圓大師解籤的那



次？」 

蘇錦禮貌地笑了笑，她自然記得。 

陶敏已先歎道︰「當時德圓大師就說妳命裡大富大貴，眼下表兄果真高中，若是

留京赴任成了京官，過些年扶搖直上，妳這不就是大富大貴了嗎？」 

蘇錦淡淡垂眸，這樣的話自幼時起她便聽了無數次，大富大貴，貴不可言，潑天

富貴……她都能倒背如流。 

佛寺解籤，道士算命，還有外來的番僧也如此感歎過，聽得多了，家中便也有幾

分信了，尤其是祖母。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祖母感歎最多的便是此句。 

那時爹爹雖在軍中任職，官職卻不算顯赫，以蘇家的根基，女兒日後不當有此富

貴，但祖母卻上了心，想著平城是小地方，眼界自然比不得京中，於是與娘親商

議，請京中的鴻儒和管事嬤嬤來教養她與弟弟。 

想起那位許如知嬤嬤，蘇錦眸間流露淡淡暖意，許嬤嬤年紀雖有些大了，眼花，

卻心如明鏡。 

早前許嬤嬤曾在盛極一時的人家做過管事嬤嬤，京中不少世家都想將她請到家

中，許嬤嬤卻應了祖母的邀請來了平城。 

許嬤嬤從未教過她女紅，亦不干涉她的興趣，教她的是讀書靜心，煮茶寧神，凡

事剛則易折，過柔不立，也教會她水滿則溢，月盈則虧，她耳濡目染，將這些道

理悉數記在心底。 

後來許嬤嬤過世，彌留之際還牽著她的手，喚她尹玉。 

她自是認不得尹玉，也未聽家中提起過這人。她想，許是許嬤嬤在彌留之際，想

起了故人？ 

她記得她握著許嬤嬤的手，聽許嬤嬤朝她囑咐，日後如日中天時要留有餘地，低

谷之際要耐得住心性蟄伏。這一生很長，許是父母、祖輩不能陪她走完一生，她

當尋能執手一生之人。 

她從未忘記過許嬤嬤的話，也知曉同她執手一生的人不是柳致遠。 

蘇錦端起茶盞，輕輕抿了口，眸中有些許氤氳。 

許嬤嬤過世後不久，柳老太爺便來蘇家求親。 

她曾聽祖母私下同爹爹提起過，當年平城遭過洪災，讓原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處去

的柳家和蘇家有了交集，那時祖父尚幼，和家人走散，與柳家走到了一處，柳老

太爺的父親曾給祖父幾個麵餅充饑。 

拾人恩惠，應當回報，所以祖父一直記得柳家。 

祖父過世前曾讓爹爹去柳家探望，柳家也是如此同蘇家搭上了關係，不過都是祖

輩上的事情，爹爹既去柳家探望過，便也算表過祖父的心意了，後來兩家的走動

也不算多。 

她只聽爹爹從遠州回來時同祖母提起，老太爺的大兒子名喚柳致遠，在遠州的年

輕一輩中還算小有才氣。 

忽有一日，柳老太爺來了平城登門求親，爹爹和祖母都免不了吃驚。 



蘇家同柳家關係不算深，遠說不上能做子女親家的地步，兩家又隔得遠，實在沒

什麼結親的緣由。 

老太爺求了祖母和爹爹多時，最後還硬拿蘇家祖上曾承了柳家的人情說事，祖母

和爹爹才不好意思直接將老太爺給拒絕了。 

爹爹慣來待她親厚，不會因為趨炎附勢就將她的婚事當作政治籌碼，高攀旁人；

亦不會迂腐到僅憑老太爺口中幾句話，便將她嫁到柳家。 

可當時也不知什麼緣故，爹爹忽然應下了這門婚事。 

後來她聽祖母說起，柳家祖上曾是遠州有名的書香門第，但眼下已大不如前，近

年來朝中日益腐敗，科考場中若無關係難以入圍，柳家沒落多久了，哪裡還能在

朝中攀得上什麼人情關係？ 

蘇家卻不同，在朝中算是有些隱晦人情，亦能用在柳致遠身上，蘇錦若是嫁去柳

家，雖是高門低嫁，但柳家只要明事理，便會善待蘇錦。 

而老太爺也確實在爹爹和祖母面前拍胸脯保證過，他與老太太定然會拿她當親閨

女照看。 

祖母那時想，佛寺解籤、道士算命、外來番僧都曾說過她命中帶富貴，或許指的

是她日後的夫婿，若柳致遠有出頭之日，他們夫妻二人又是年少時便相互扶持

的，那情分自然是旁人比不得的，她日後也能在柳家過得順遂。 

父母之愛其子，必為之計深遠，嫁去柳家，是爹爹和祖母為她未來的盤算。 

初到柳家時，她也曾懷了少女心思，從平城來遠州的一路上，對素未蒙面的柳致

遠有過想像，卻沒想到新婚夜時，盼來的是柳致遠的厭惡和憎恨。 

她連事情的由來都不知曉，亦無人解釋，花了許久時間才知曉柳致遠心中有道白

月光，而她卻讓他辜負了那白月光，所以他對她的厭惡和憎恨有增無減，即便她

將家中打理得再好，他都不願意多看她一眼。 

蘇錦嫁至柳家的三年，逐漸想明白一事，她命中富貴與否，都應與柳家無關，所

以柳致遠有無高中，她其實並不關心。 

蘇錦放下茶盞，不知是否寺院的茶香更易讓人靜心的緣故，早前聽陶敏提起柳致

遠高中時，她心中稍有的波瀾，此刻也很快在這茶香中淡去。 

「去尋舅母和姨母吧，別讓她們擔心了。」蘇錦轉眸看向陶敏，一雙美目顧盼，

如韶光明媚，精緻的五官又似鐫刻一般，於明豔動人裡帶了幾分親近與溫婉。 

連陶敏一個女子都不覺看呆了，她實在想不通，柳致遠為何會不喜歡蘇錦。 

少頃，陶敏在心中更正，應是柳致遠瞎了眼，蘇錦哪裡不比周穆清好？ 

出禪房的時候，院中的雨尚未停歇。 

白巧正同陶敏的婢女在院中說著話，見蘇錦與陶敏出了禪房，兩人各自撐了傘，

快步迎了上來。 

屋簷下，陶敏一面等候，一面朝蘇錦歎道：「稍後只怕要在寺中用晚膳了。」 

惠氏慣來信佛，每回來寺中都會待上好些時候，清和寺又在城郊不遠處，在寺中

用過齋飯再回府中也來得及。陶敏知曉婆母的性子，這頓齋飯是躲不過了。 

蘇錦笑了笑，「清和寺的齋飯遠近聞名，有不少人都是慕名前來的。」 



陶敏皺了眉，她並非是嫌寺中的齋飯不好，只是菩薩的飯慣來要吃三碗才算心

誠，可那盛飯的師傅回回見了她，都說她面相帶善緣，所以都給她盛上滿滿一碗。 

她也知曉那師傅是好意，可她一個羸弱女子，飯量能多到哪裡去？ 

無奈這寺廟佛堂的規矩，菩薩的飯若是盛了便要誠心吃完，她心中叫苦不迭，也

不知這大師眼中的眾生平等去了何處…… 

蘇錦忍俊不禁，「那稍後讓人先去明和齋走一趟，給打齋飯的師傅提前說一聲便

好，大師慈悲心腸，必定不會為難妳。」 

陶敏眼中微訝，悄聲道：「還能如此？」 

難怪她回回都見蘇錦都淡然端坐，不疾不徐，原是有法子的。 

蘇錦笑笑，「放心吧，大師是慈悲為懷的。」 

陶敏亦笑，「我是怕母親介懷。」 

蘇錦給她支招，「那便讓白巧去說，舅母就想不到妳頭上了。」 

陶敏遂也展顏，眉間的愁色轉眼便去了八九分。 

恰好侍女們撐了傘過來，兩人一面親近說著話，一面從禪房往寺中另一方向走去。 

 

見她二人離去，柏子澗才從梁後繞回了一側的禪房處，就在先前蘇錦待的禪房隔

壁。 

禪房中，兩個錦袍男子正在案前對坐。案上放了棋盤，黑白棋子各執一方，顯然

已下了些時候。 

柏子澗折回時，柏炎正好落子。 

京中的世家貴族多豢養心腹侍衛，這些侍衛也大都隨主家姓，柏子澗既是柏炎身

邊的心腹侍衛，亦是他在軍中的副將。 

柏子澗拱手道：「侯爺，探過了，方才隔壁禪房確實只是兩個婦人，院中也只有

兩個丫鬟婢女跟著，並未有旁的可疑之人。」 

柏炎瞥了眼柏子澗，原本平淡的眸子稍微滯了滯，起身踱步至窗處，目光瞥向先

前那道身影。 

此番大軍凱旋，班師回朝，朝中准了他半年假，他離京來遠州處理私事，也正好

借這清和寺做掩蔽，與安陽侯世子陸朝安私下見面。 

當下時局不定，諸多勢力暗潮湧動，他與安陽侯府私下往來不宜讓外人知曉，安

陽侯世子也是從百里之外的滔州趕來，這清和寺慣來香火鼎盛，正好做兩人見面

的屏障。 

今日有雨，寺中的人不多，後院禪房清淨處，先前柏炎剛與陸朝安照面，隔壁禪

房便來了人，聽聲音應當是兩個婦人。 

久在軍中，柏炎習慣了謹慎行事，陸朝安亦不是冒失之人，在未確定對方的身分

之前，柏炎與陸朝安都噤聲，讓柏子澗出了禪房打探。 

等待的期間，雨水隨著風不時敲擊窗櫺，院外也隱約傳來誦經聲和木魚聲，再者

便是隔壁女子斷斷續續的說話聲，因為隱在誦經聲和木魚聲中，聽得並不真切。 

隔壁女子的說話聲絮絮叨叨，似是短時間內也沒有停的跡象。 



陸朝安先耐不住性子，「這是遠州，你我二人可是有些小題大做了？」 

陸朝安原本也是試探著說給柏炎聽的，柏炎卻伸手取了黑白子，輕聲道：「不急。」 

陸朝安看了看他，嘴角微微勾了勾，遂也不再提。 

許久過後，伴隨著女子的嬉笑聲，隔壁禪房的門終於嘎吱一聲打開，快坐不住的

陸朝安如釋重負，目光瞥向對面，卻見柏炎眸間並無波瀾，仍在落子，好似全然

不聞一般。 

陸朝安歎了歎，難怪父親說，柏炎是沐老一手教出來的學生，心性也如沐老，讓

人猜不透。 

只是，據聞他這脾氣暴躁起來的時候，這京中也沒有幾人能攔得住。 

如今柏子澗折回，說探明了先前確實是兩個普通婦人，陸朝安忍不住輕哂—— 

「看來你我二人還真是小心過了頭，這裡是遠州城，又不是京中……」 

柏炎右手稍作遲疑，還是推開先前那道一直被雨滴砸得劈啪作響的窗戶，下一

刻，目光便聚焦在院中那道身影上，一直目送那道身影消失在禪房後院的長廊盡

頭。 

柏子澗稍許詫異，他跟隨侯爺多年，少見侯爺如此。 

他又仔細在記憶中搜尋一番，確信在別處並未見過剛才那兩個婦人。 

陸朝安也上前，見柏炎目光停留在方才那兩道身影上，想起方才柏炎曾借著牆上

的漏光處打探過隔壁，遂笑道：「哦，原來你方才是在看美人。」 

柏炎出聲打斷，「說正事。」 

陸朝安語塞。 

柏子澗知曉哪些事當聽，哪些事不當聽，此番安陽侯世子來遠州城見侯爺，為的

是機密之事，於是他退出禪房。 

陸朝安問道：「父親問，此事沐老可知曉？」 

朝中被稱為沐老的只有一人——前任宰相沐敬亭。 

沐老是三朝老臣，在朝中素有威德，只是早些年告老還鄉，頤養天年了。 

柏炎是沐老的學生，近年來宮中多詭異，尤其是太子監國後，沐老多番叮囑他多

加小心謹慎。 

方才的場合，若是換作旁人，許是並不會放在心中，但柏炎有分寸。 

他確實是謹守著沐老告誡的，越是不明朗的時候，便越要忍，小不忍則亂大謀，

如今朝中並非他柏炎一人按捺不住，他有的是耐性，隔山觀虎鬥。 

第三章 貴客登門 

柏炎同陸朝安密談了近一個時辰才起身。 

陸朝安還需儘快趕回滔州，「你且等我消息。」 

柏炎頷首。 

天還下著小雨，陸朝安剛撐傘走出，在雨中又轉身，半攏了眉頭，滿是興致地看

他，「你是真謹慎到此種程度，特意約我來遠州這樣偏遠的地方掩人耳目，還是

一時興起？」 

他若是不問，心中不爽利。 



滔州到遠州城一百餘里，他要在路上折騰幾日不停歇才能趕上這一趟，且京中同

遠州、滔州本是三個方向，若不是柏炎要來遠州，他豈需這般大費周折？ 

柏炎想也不想，「你多慮了，我來尋人。」 

陸朝安好似聽了個天大的笑話一般，忍不住嗤笑一聲道：「我心急火燎跑了百餘

里，馬都跑死了一匹，你卻是來遠州尋人，敢情我一個……」 

他本想說自己堂堂安陽侯世子，想起眼下身分不宜張揚，便又噤聲，只伸手指了

指柏炎，沒好氣道：「你給我記著！」 

柏子澗怔了怔，這話似是京中少有人會對侯爺說。 

畢竟，他家侯爺是真記仇，京中沒人會想著讓侯爺惦記他。 

果真，陸朝安腳下滯了滯，似是忽然反應過來什麼，又轉身，嘴角抽了抽，朝他

道︰「得了，你還是別記著好。」 

柏炎嘴角難得勾了勾，待得陸朝安走遠才斂了笑意。 

他沒騙陸朝安，他確實是來遠州尋人的。 

他來尋蘇錦…… 

念到這個名字，柏炎眸間微微一滯，黯沉了幾許。 

四哥過世得早，他答應了四哥要照顧蘇錦，也是許久沒有見過蘇錦了。 

柏炎垂眸，聽聞她嫁得好，他班師回朝，千里迢迢來遠州看她，途中便聽說了柳

致遠高中，是陛下欽點的探花郎。 

他斂了目光，朝柏子澗道︰「走吧，去柳家。」 

出了清和寺，柏子澗去尋馬車夫，「勞煩，還需去一趟城西柳家。」 

原本合眸打著盹兒的馬車夫忽地醒了，趕緊摘下斗笠，連連點頭應聲，又麻溜地

跳下馬車迎候，不敢怠慢了。 

今日這客人瞅著面生，卻是個不好糊弄的主。 

做馬車夫這行當久了，看得最多的便是這形形色色的路人，靠的也是一副眼力。 

馬車夫對柏炎印象深刻，他身材頎長挺拔，目光深邃，皮膚呈現小麥色，但細看

之下，五官透著幾分清逸俊朗、英氣與剛毅，讓人過目不忘。 

柏子澗的腰間佩刀，右手習慣性按在刀柄上，目光雖和善，卻下意識警覺四顧。 

這都應是軍中之人，而且還是貴人。馬車夫不動聲色間拿捏了幾分。 

清和寺去城西柳家不算遠，柏子澗狀似隨意的和馬車夫打聽柳家之事，馬車夫是

遠州當地人，應當知曉當地的人情世故。 

在遠州，柳家算大家，馬車夫不敢大意，從柳家祖上說到柳家近況，說的也多是

柳家的平常之事，並無特別之處。馬車夫心裡如明鏡，貴人要去柳家拜訪，有些

事當說，有些事他即便知曉，不當由自己這個馬車夫來說。 

末了，馬車夫只大概提了提柳致遠，說起他是遠州有名的才子，早兩年拜堂成親

娶了夫人，但似是成親不久就去了京中，夫人卻留在遠州，一年到頭也回來不了

幾日。 

聽到此處，柏子澗目光微微滯了滯。 

新婚燕好，柳致遠入京，蘇錦卻留在平城？許是這段婚事並沒有想像中那般



好…… 

柏子澗看向一側的柏炎，不敢再尋馬車夫多問話。 

馬車上，柏炎一直沒有出聲，目光淡淡掃過窗外，也只有親近如柏子澗，才明顯

感覺到他臉色黑了幾分。 

柏子澗也看向窗外，離黃昏尚還有些時候，他們原本想去柳家見過蘇錦便走的，

但眼下許是要留宿遠州城了。 

他莫名地想，以侯爺的性子，會不會雷霆大怒。 

柏炎的目光凝在窗外，似是透過這層煙雨濛濛，想起許久之前的往事—— 

「小阿錦，今晚月色很亮哪……」 

「你就不能好好說話嗎？」 

「明月照人來——」 

抽離思緒，柏炎目光滯了滯，緩緩放下簾櫳。 

雨後的黃昏，沉悶到令人窒息。 

 

 

城西柳府。 

老太太正舒服地躺在長寧苑的外間作著美夢。 

美夢裡其實也無他，就是和宋老太太等幾個常年的牌搭子在牌局上，她摸了一手

絕世好牌，一路順風順水，最後一張牌摸在手中，若是摸成了對兒，胡了便是大

四喜啊！ 

宋老太太幾人神色極度緊張，坐立不安。 

許是在夢裡的緣故，這幾人的面容都誇張得扭曲，唯獨眼珠子一動不動地盯向她

手中的那張牌，似是連大氣都不怎麼敢出。 

老太太也不著急摸牌了，而是指腹反覆搓了搓，少頃，竟搓出了這牌的紋路來。 

老天爺，真的是這張大四喜的牌！ 

老太太只覺血氣上湧，喜從中來，「我胡……」 

只是這「胡」字尚未吐完，她就被一側的丫鬟搖醒。 

老太太本沉浸在夢中，忽然睜眼，不由有些怔忪，一時還未從濃烈的歡喜中抽離

出來，目光有些呆滯。 

喚她的丫鬟有些嚇住，又小心翼翼喚了聲，「老太太？」 

老太太緩緩轉眸看向她，木訥道：「我的大四喜呢？」 

丫鬟臉色有些僵。 

在老太太身邊伺候的人都知道，她癡迷牌九得很，這是白日作夢夢到了大四喜，

正歡喜著呢，忽然間被打斷了，怕是免不了要惱火的。 

丫鬟咬唇，「老太太，您……方才……是在作夢呢。」 

老太太尚沉浸在先前的喜慶中，忽然被告知在作夢，如一盆冷水澆下來。 

誠如丫鬟意料，她捶胸頓足道：「既知我這老婆子在作美夢，那讓我作便是了！

為何就是見不得我好，非要喚我起來做什麼？我的大四喜啊，我也就在夢中能看



看，這些沒眼力的，終日見不得我好，巴不得我一作夢就醒。」 

老太太的捶胸頓足就差演變為泣血。 

丫鬟慣來是知曉老太太的，當下連忙跪下來，「老太太恕罪，奴婢哪敢，是……

是府中來了客人……」 

老太太的「泣血」停了下來，問：「哪兒來的客人？」 

丫鬟應道：「是京中來的，瞧著模樣，應當是貴客。」 

聽聞是京中來的貴客，老太太趕緊正襟危坐，一面拿了手帕擦眼角擠出來的幾滴

眼淚，一面碎碎念道：「怎麼來了貴客不早說！輕重緩急知不知道？」 

丫鬟心中委屈，若不是怕怠慢貴客，被老太爺和老太太責罰，誰願意冒險去擾老

太太清夢？只是這委屈有口說不出，只能嚥回肚裡去。 

府中老太爺是慣來不怎麼管事的，老太太更不必說。 

若是夫人在尚好，只是今日夫人替老太太去了清和寺，否則她也不會硬著頭皮來

打擾老太太。 

老太太已起身，「來人遞帖子了嗎？」 

登門造訪，大都要遞帖子表明身分，但丫鬟搖頭。 

老太太眉頭微攏，「還是京中來的，怎的這麼不懂禮數，連帖子都不遞。」 

 

柳家是書香門第，慣來有講究，府中招待貴客都在偏廳。 

如今柳家雖沒落了，這些規矩老太爺還是固守的，家中的下人也都知曉，故而聽

是京中來的貴客，下人們在知會老太太之前就將人往偏廳引了。 

偏廳也有講究，內堂有主座和次座，是正式會客用的，譬如家中來了親眷之類就

在主座和次座這裡接待。 

另外，偏廳一側還有一扇六扇屏風，屏風之後還有處突出的小廳，與院中的花園

相連，這等雅致之處才是真正用來招呼貴客用的。 

遠州城中旁的人家未必有，但柳家有。 

當下，小廝恭敬地將柏炎迎到這六扇屏風後的小廳中落坐，又有丫鬟來伺候茶水。 

柏炎禮貌地道了聲多謝。 

小廝和丫鬟心中都歎道，這是多知禮數的世家公子。 

柏子澗環顧四周，侯爺在，他需確認此處安全。 

這座小廳景致絕佳，更頗有意境，這些書香門第，尤其是有百年歷史的人家，家

中任何一處景致要麼引經據典，源於某處典籍，要不出自特定的場合，營造寧靜

致遠的意境。 

院中的一草一木，乃至屋中的陳設佈置都有講究，這些書香門第的底蘊，普通人

家根本仿不出韻味，這座宅子應是柳家祖上留下來的，至少有百年之久了，是座

寶地。 

確認無恙，柏子澗踱步回柏炎身後，朝他拱了拱手，意思是安全。 

奉茶的丫鬟沒有多留意，小廝怕他們是來尋老太爺的，便特意告知了一聲老太爺

眼下不在府中，已去請老太太來了。 



柏炎卻淡淡道：「請問，夫人可在府中？」 

他來遠州城，要見的人是蘇錦。 

那小廝見他問起蘇錦，眉頭微微攏了攏，如實應道：「兩位是來尋夫人的？那便

有些不趕巧了，我們家夫人今日隨舅老太太和姨老太太去清和寺了，即便趕回

來，應當也是入夜的事了。」 

柏炎和柏子澗抬眸對視一眼，他們方才就是從清和寺趕來，竟有如此巧合的事。 

莫名的，柏炎想起今日看到的那道身影。 

她俯身脫鞋襪，身姿優雅而綽約，旁人在一旁說著話，她卻嫻靜莞爾，在禪房中

的流光掠影中，她的側顏嫵媚與溫婉，明豔動人…… 

所以他不由多看了一眼。 

當時，陸朝安尚煩躁不安，他怕聲音傳到隔壁，便將透光處塞住，心中反覆想的

卻都是先前禪房中的畫面。 

後來聽聲音，應當是人離去了，他也不禁起身跟去禪房窗邊打量。 

在長廊轉角處，他見到那半道背影，身後的丫鬟替她撐著傘，她轉身的時候，正

好唇畔微挑，似是藏了一絲清淡的綺麗。 

他還想多看兩眼，人卻轉眼消失在走廊盡頭。 

她盤了髮髻，是已經嫁人了。 

他亦想起嫁人的蘇錦，當時，眸間便微微黯沉。 

眼下，柏炎沒有再出聲，不知為何自己竟會想起寺中的那一幕。 

小廝見他們倆沒有旁的吩咐，便退了出去。 

柏炎端起茶盞，輕抿一口。 

少頃，偏廳之外有腳步聲傳來，應是來人了。 

柏炎放下茶盞，目光迎上屏風之後的身影。 

老太太正由丫鬟扶著，步入了偏廳中，往屏風後的小廳處來。 

臨到屏風處停下，小廝悄聲通氣，說客人在問夫人。 

老太太腳下踟躕，這是來尋蘇錦的？不是京中來的人嗎？ 

老太太一時有些怔忪，但很快又反應過來，既是來尋蘇錦的，便該是蘇家的親戚，

她這個做婆母的理應去招呼一聲。 

她深吸一口氣，既是蘇家的親戚，自己當然要拿出些婆母的氣度來。 

「老太太、老太太，大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偏廳外，又一個小廝疾跑過來，老太太不耐煩地瞪了瞪眼。 

這一日裡，她經歷了夢到大四喜這樣的大喜，又從大四喜到突然夢醒的大悲，這

才剛準備去見蘇家的親戚，又喚著「天大的喜事」來了！ 

老太太心中都煩了，忍不住啐了一口，不滿地叨念道：「有什麼天大的喜事？慌

慌張張的做什麼！」 

小廝趕緊作揖，「是天大的喜事！老太太，大爺高中了，報喜官親自來府中報喜

了！」 

「高中……報……報喜官……」老太太似是舌頭都捋不直了。 



一側的丫鬟和小廝紛紛朝老太太躬身道喜。 

老太太似是才反應過來，笑得連嘴角都攏不上了，一面欣然接受一眾家僕的祝

賀，一面雙手合十歎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祖上積德！也不枉我這老婆子

在佛祖面前求一場——」 

老太太念及此處，忽然想起今日竟糊塗地偷懶沒去清和寺，趕緊噤了聲，生怕佛

祖怪罪，下意識地捂了捂嘴角，卻又藏不住心中喜悅，朝小廝問道：「報喜官大

人呢？」 

小廝先前也激動得忘了說，這才趕緊應道：「小的光顧著來給老太太道喜了，六

子正領著報喜官往偏廳這處來了。」 

都已經往偏廳這邊來了？慌亂中，老太太想起，似是早前聽老太爺說起過報喜官

一事，若是能勞動報喜官親自前來，那起碼是進士前十三。 

這可是天大的殊榮！ 

老太太趕緊問：「可看清楚了？真是報喜官？」 

小廝笑道︰「人家大人都自己說了，哪能弄錯？老太太，就是報喜官！」 

老太太這才讓人趕緊去尋老太爺回來，兒子高中，這等時候，老太爺不在怎麼好？ 

這盼星星，盼月亮的盼了一輩子，真盼得兒子高中了，還不早些回來！ 

小廝連忙照做。 

老太太又尋一側的丫鬟交代了一聲，「打賞的銀子備些。」 

一側的丫鬟應好。 

老太太還不放心，又囑咐道：「多備些，不能損了我們致遠的顏面，日後還要同

在京中，傳出去也不好聽。」 

這些都囑咐過了，她才挺了挺身子，又清了清嗓子，在偏廳中等著報喜官前來。 

也恰巧，丫鬟剛把打賞的銀子備好，偏廳外就有腳步聲傳來。 

老太太又清了清嗓子，趕緊挺直腰板，遂又頷首、收腹，臉上微微斂了笑意。 

老太爺都念叨自己要高中念叨了幾十年，她耳朵亦聽出了繭，諸如等日後報喜官

來家中報喜，要準備好沉甸甸的賞錢，免得日後傳到京中因賞錢太少，兒子被同

僚笑話等等。 

不僅如此，她亦要端莊矜持，若是老太爺高中，她便是官家夫人，要有官家夫人

的矜持，不可像平日在家中這般散漫。 

這些陳年舊語早前讓老太太不耐煩得很，眼下卻忽地通通湧入了她的腦海之中，

有了用武之地。 

「老太太，給您賀喜了！」報喜官人未至，聲音先至。 

老太太險些沒站穩，連忙牢牢扶住身邊的丫鬟，叮囑道：「扶穩了，可千萬別讓

人看出我怯場了，老爺子未回來，這家中可就得我來撐著不是。」 

丫鬟趕緊應聲。 

老太太嚥了口口水，人都有些哆嗦了。 

第四章 報喜官來了 

報喜官的聲音讓老太太狂喜了好一陣子，這人才步入偏廳當中。 



「老太太，不，老夫人！給您賀喜了！」報喜官一面報喜，一面作揖，這聲音，

動作，表情，儼然討喜的樣子。 

老太太登時笑得合不攏嘴。 

報喜官開口就道︰「柳大人春闈高中，殿試時又得了陛下青睞，可是欽點的探花

郎哪！」 

探花？這可是殿試第三啊！這狀元、榜眼、探花，均是陛下欽點，連官職都會得

陛下親自授意，這是潑天的殊榮與福分呀！ 

能得陛下在殿上親授的官職，又哪裡會小？ 

一時間，老太太猶如踩在雲端裡一般，整個人有些飄飄然起來。 

過往旁人都是喚她一聲老太太，眼下兒子高中封官，她可就是誥命夫人，旁人都

要稱呼一聲柳老夫人的！ 

「快……快賞、快賞！」老太太整個人都已被拋入雲端，眼下只想在雲端深處多

漫步些時候，千萬不要落下，囑咐身側的丫鬟趕緊給賞錢。 

報喜官都是見慣世面的，早前就聽說如今的遠州柳家已經沒落，不比往昔，因此

這沉甸甸一包銀子入手，他自是驚喜的，這柳家也算知曉行情，打賞的銀子委實

給得不少。 

報喜官心中歡喜，趕著說了不少好聽的話，權當為這賞銀賣力吆喝幾聲。 

偏廳這頭正說著話，偏廳外的腳步聲也傳來，老太太轉眸，見是老太爺回來了。 

老太爺盼了多少年，雖未盼到自己高中，卻終於盼到了兒子高中。 

蒼天有眼，柳家終是在他這裡光耀門楣了！ 

論城府，論氣度，老太爺自是都要優於老太太的，報喜官又朝老太爺恭賀了一番。 

老太爺一面捋著鬍鬚，一面收斂笑意，朝老太太問道，「可給過報喜官賞錢？」 

報喜官笑容滿面應道︰「給過了，給過了，多謝老太爺和老夫人慷慨。」 

老太爺和老太太都是一家人，自然不會給兩遍錢，這些規矩，報喜官心中都是知

曉的，也不會惦記著能多得些銀子。 

他是來報喜的，柳家上下都以禮相待，這報喜官的差事途中雖辛苦，卻是正經的

朝廷差事，到了各家府邸更是被人捧著、供著，銀子也賺得多，其實是份美差，

故而能做這差事的大多家裡在朝中有些關係。 

報喜官心中想著，這報喜也差不多了，卻是未曾見到柳大人的夫人，照理說應當

是一併見見的，畢竟報喜官除了報喜，還要回去通告高中之人家中的情況，這些

都是錦上添花的事，有則好，沒有也不是他當合計的，他已做好分內的差事，當

下就等著柳家人安排個住處給他歇息一日，就返程回京了。 

果真，老太爺是懂其中關竅的，「從京中來遠州路途遙遠，大人舟車勞頓，若不

嫌棄，便在府中歇一日吧，明日打點好了，再行返程。」 

報喜官依言接受。 

這頭，老太爺剛喚了小廝引路，報喜官才走出兩步，老太爺又忽然喚道︰「大人

且留步。」 

報喜官應聲回頭，「老太爺，您說。」 



老太爺滿面春風還未散去，臉上有些好奇，朝他打聽道：「敢問大人一聲，致遠

既在殿試上被陛下欽點為探花郎，朝中可已安排他的官職？我與他母親都不在京

中，也不知曉具體情況。」 

老太爺話音剛落，報喜官倒是詫異了，「老太爺，您不知曉……」 

報喜官也是朝廷命官，是朝中專門安排來為前十三名進士家中送正式喜報的，換

言之，他是等走完了正常手續才拿到喜報前來遠州城送信的。 

中探花這麼大的事，殿試上自然是親授了官職的，換作以往的人家，早就修書一

封，將來龍去脈同家中說得清清楚楚，家人們歡天喜地，等報喜官來家中，就是

添個好彩頭罷了。 

可柳老太爺這頭，竟是詢問他柳大人的官職、將在何處赴任，莫非柳大人沒有事

前告訴家中？報喜官心頭隱約覺得不對。 

果真，老太爺懵懵地搖頭。 

報喜官便知這探花郎是真的未提前告知家中一聲消息，這真是奇了。 

報喜官於是躬身行了個抱拳禮，朝老太爺道：「恭喜老太爺，柳大人得了陛下欽

點，授翰林院編修之職，近日內需親自回家中報喜，且等見過父母，便可攜家眷

啟程赴京中任職了。」 

翰林院編修是什麼職位？老太太好似一腳從雲端踩空，一朝落地。 

這都中了一甲進士，不得安排個什麼知府、侍郎或是員外郎的職位嗎？ 

老太太對官職知曉得不多，這僅有的知府、知縣、侍郎、員外郎還都是平日四處

聽來的，殿試春闈三年一屆，探花郎可不是鳳毛麟角嗎？怎麼安排個什麼翰林院

編修就完了？ 

見老太太一臉苦相，報喜官也有些懵。 

看模樣，老太太似是全然不知翰林院編修是做什麼的，這柳家上下，怎麼有些奇

奇怪怪的…… 

報喜官這頭尷尬，老太爺那頭卻是喜出望外。他方才沒有第一時間反應過來，當

下見妻子同報喜官大眼瞪著小眼，似是還有要質疑之勢，便趕緊制止，朝報喜官

作揖道：「多謝陛下恩典，竟是翰林院編修之職！」 

報喜官的臉色這才正常些，他險些就以為柳家真是拎不清輕重之人。 

翰林院編修是正七品之職，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和伴讀、侍讀之事，雖是文

書之職，卻能熟練掌握朝中政局動向和事務，是陛下特意留在京中，待日後再看

如何安排，這是好得很的官職啊！ 

這都拎不清就有些掉價了，好在老太爺心中清明，報喜官也只當老太太是糊塗罷

了。 

「那便恭喜老太爺和老夫人了！」報喜官眼力何等的通透銳利，當下便看明白這

老太太怕是有一肚子的話想要問老太爺，自己也不在此處多妨礙，這便隨先前那

個領路的小廝去落腳歇息之處了。 

報喜官前腳剛走，老太太果真問起，「怎麼，這翰林院編修是個什麼職位？我兒

都高中探花了，怎麼就不是個什麼知府、知縣、侍郎員、外郎之類的官職？」 



老太太是真不知道，她就知道這探花郎是不好中的，她兒子卻中了！ 

老太爺瞥她一眼，正愁找不到機會訓她一頓，當下便來了氣勢，「妳好生糊塗，

先前還險些讓人瞧了端倪去，若是再在報喜官大人面前說些什麼不敬的話來，致

遠的前程怕是都要受累！」 

老太太嚇唬住，怎麼兒子前程就要受累了？ 

她果真老實了許多，「這翰林院編修……是大官？」 

這些年，老太爺沒少受過老太太的氣，難得有的放矢，心中別提多舒坦。 

他嗤笑一聲，「妳以為那些知府、侍郎、員外郎這麼好做？官場浸淫幾十年都坐

不到這些位置的人大有人在。翰林院編修雖不是品級多高的官職，卻是能在御前

行走的文書之職，既能儘快熟悉朝中之事，又與旁的官員混個臉熟，還能在御前

露臉，這是打著燈籠找不到的好事。我們柳家在朝中能有什麼根基？致遠能得這

差事，是得了陛下喜歡與信任才能留用此職，妳這婦人！」 

到最後，連「妳這婦人」都用上了，老太爺心中的優越感一表無遺。 

可唯獨這回，老太太對他的鄙夷未曾生氣，反倒覺得平日裡酸腐的丈夫竟是有這

麼大學識和見聞的，當下又追問道：「那就是說，我們家致遠得了一份天大的好

差事？」 

老太爺重重點頭，「眼下，已是致遠最好的出路。」 

見他肯定，老太太臉上緊張的神色隱去，全然換回先前的欣喜，「致遠這是出息

了，菩薩保佑，菩薩保佑，我這老婆子日後在遠州城都能抬起頭來了，那惠氏、

王氏，還有隔壁那宋老太太，城南的張老太太，只怕聽了我們致遠高中的消息，

都得將心中的酸意往肚裡吞了。」 

老太太真情流露，已全然將小廳中有貴客之事拋在了腦後。 

而老太爺更不知曉有客人在，遂又問起：「兒媳呢？這麼大的事，怎麼不見她？」 

「阿錦？」老太太這才想起蘇錦來，心中暗道一句不好，只怕老太爺要苛責自己，

可當下也瞞不過，只得支支吾吾地交代，「今日不是約了我娘家親眷一道去清和

寺嗎？我見這下雨天的，膝蓋痛風，哎喲……」她一面說著，一面就半彎著身子

去摸膝蓋，「這老毛病啊，疼得都站不起身來了，可旁人都去了，我們柳家失約

不好，阿錦見我為難，便主動說起要替我去清和寺了。」 

老太太言罷，朝身側的丫鬟使了眼色。 

丫鬟一唱一和，「老太太您慢些。」說到一半，她忽然想起方才報喜官說的，這

檔子該改口喚作老夫人了，便道：「老夫人您先坐下慢慢說，這痛風的毛病要是

又犯了，實在遭罪……」 

老太太亦在一側，時而捂頭，時而撫膝蓋，還不時抬眸瞥向老太爺，此地無銀三

百兩。 

老太爺自然知曉她又在演戲，合著都這個時候了，還這麼拎不清。 

他恨鐵不成鋼地道：「妳啊妳，分不清時候，明知這幾日放榜的消息就會來，我

怎麼囑咐妳的，妳還讓兒媳去清和寺，這報喜官不見兒媳在，回了京中會如何說

我們柳家，如何說致遠，妳怎麼都不多想想！」 



老太爺這麼一說，老太太倒是不裝了，她怎麼忘了這麼一齣，若是傳出去，那致

遠同阿錦……她這會兒有些緊張了。 

「讓人去喚兒媳了沒有？」老太爺也不多說了，只是問。 

老太太懵懵地搖頭，方才光顧著歡喜和招呼報喜官去了，全然忘了蘇錦還在清和

寺中。 

「那還不快讓人去將夫人請回來！」 

老太爺都發話了，老太太身邊的丫鬟趕緊去找人。 

「喲！」老太太忽地想起，還有客人在屏風後的小廳那頭呢，先前被報喜官一打

岔都給忘了。 

見她「嗖」一聲起身，老太爺嚇了一跳。 

老太太上前，悄聲道：「方才報喜官一來給打岔了，我險些忘了，阿錦的親戚自

京中來了，正在小廳那頭候著哪。」 

蘇家的親戚？老太爺微怔，當即臉色難看地看向老太太，悄聲嚴厲道︰「妳怎不

早說？妳……」 

先前他二人在偏廳中的那番話，能這般說給外人聽嘛！ 

老太太臉色也難看了幾分，她這……這不也是一時喜極就給忘了嗎。 

「哼！」老太爺都不知說什麼才好，當下狠狠甩了甩衣袖，往小廳處去。 

小廳就在偏廳一隅，橫豎先前的話是被人全然聽了去，方才那些話很不中聽，老

太爺心中是惱死了老太太，可當下小廳中還有客人在，又是蘇錦的親戚，老太爺

更不好在偏廳中發作。 

老太太快步跟上去，此刻不用丫鬟扶，走路也不見慢了。 

她生怕丈夫發起火來，會當著外人的面，尤其是阿錦家親戚的面重重訓斥她一

頓，那她日後在這府中、在阿錦面前才是做不了人了。 

柏子澗重重吸了口氣，又重重歎了口氣——這趟柳家之行，他也算開了眼界，對

這柳家實在不敢恭維。 

柏炎手中握著杯子，既不吭聲，也不飲茶，聽見方才那一番談話後，他有些想掀

了桌子。 

老太爺和老太太終於露面。 

「對不住，對不住，家中有報喜官來，招呼不周。」老太爺滿臉笑意加歉意，一

席話很自然的將事情拋給了報喜官，倒將老太太給摘了出去。 

柳致遠高中，招呼報喜官自然是更重要的事，他們既是蘇錦的親戚，便也是柳家

的姻親，應當是理解的，這話也是變著法子說他們來的不是時候。 

伸手不打笑臉人，老太爺深諳其道理，笑臉相迎著。 

柏炎嘴角亦勾了勾，他不笑倒還好些，一面皮笑肉不笑，一面指尖還叩著桌沿，

彷彿憤怒的前兆，莫名讓人嚇得慌。 

老太太心中泛起了嘀咕，這阿錦家的親戚瞧著也是小輩模樣，便是她先前將他忘

了、怠慢了，可眼下老太爺都笑臉賠不是了，他不趕緊起身相迎，客氣地問好，

還在等什麼！ 



而且，方才他們不明顯是招呼報喜官去了嗎？報喜官自然是要先招呼的，這人都

聽到她家致遠高中，不主動出來道賀便算了，怎麼還擺起了架子。 

老太太心中的不悅湧起，臉上的笑意明顯收斂。 

老夫老妻幾十年，老太爺知曉她這是又要惹事，趕緊拱手朝眼前的人行禮，「是

我等怠慢了，實在對不住。」他一揮袖，正好將老太太給攔下來。 

老太太看向他，怎麼還給晚輩行起禮數來了？這不是荒唐嗎？ 

老太爺可不荒唐，在他看來，既是蘇家的親戚，還自京中來，定然知曉報喜官來

家中是何等事情，可這人卻神色平淡，即便聽聞致遠高中探花都不動聲色，見了

他與老婆子前來也未第一時間起身相迎，一是說明原本就居高位，習慣了旁人躬

身奉承，二是先前全程聽了他與老婆子的一番話，覺得蘇錦在家中受了怠慢，心

中不悅，所以本就不準備起身行禮。 

再者，他見眼前這人一側的跟班腰間佩刀，一隻手一直按在佩刀上，這應是軍中

之人的習慣。 

不得不說同老太太相比，老太爺更會察言觀色。 

京中來人，衣著顯赫，又有軍中之人做侍衛，方才聽了致遠高中探花也無動於

衷——老太爺心中抖了抖，忽地想起蘇家早前在朝中有些人脈。 

自從蘇錦的父親過世，他以為這關係便斷了，可眼下……想起蘇錦嫁到柳家三年

過的是什麼日子，他臉色煞白了起來，背後冒了冷汗。 

就在老太太朝他投來古怪的眼神時，偏廳中小廝興匆匆的腳步聲傳來，也顧不得

他們在小廳中見客，拱手興奮道—— 

「老太爺、老太太，大人回府了！」 

大人？哪個大人？老太太愣了愣，很快反應過來，可不正是他的兒子柳致遠嗎？ 

致遠回府了！她眼中的喜色關不住。 

老太爺卻連掌心都冒起出冷汗。 


